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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采风》 版是业界人士的一
块文学园地，为了让这块园地更加

“春色满园”，我们特向您征集关于出
版文化、读书生活等题材的原创新
作，以及诗词、摄影、书法、绘画等
各类文艺作品。

投稿邮箱：
zbs404406@163.com

征稿启事

红色家书不仅是一个时代的烙印，更是
一段历史的见证，叙述的是家国大事，传递
的是家国情怀。

短短尺素，道不尽报国壮志，九死仍未
悔，一封家书不知承载了多少思念与悲喜。
抗日战争时期，面对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
头，赵一曼狠心将一岁零三个月的儿子托付
他人，在留下唯一一张合影后便奔赴东北战
场，从此与家人失去所有联系。1936年8月
2日牺牲前夕，这位饱受日寇9个月残酷折
磨的反满抗日女英雄写下了一封留给孩子的
嘱托。

“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
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
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
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
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
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
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
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
而牺牲的！”

再次打开这封迟到21年的家书，依然
能够感受到战火的无情和残酷，感受到赵一
曼对孩子的牵挂和思念，更能感受到赵一曼
以身殉国的毅然决然。为了国家独立和民族
解放，革命先辈舍弃了一切，凡心之所向，
哪怕筚路蓝缕，一路走来亦是英雄无悔。这
正是那段烽火岁月的真实写照，谁不愿与亲
人阖家团圆，共享天伦呢！国既不国，家何
能存，有国才能有家。

解放战争时期，江竹筠以“十指钉入竹
签而永不叛党的坚贞”诠释了对党的绝对忠
诚，成为烈火中永生的巾帼英雄。1949年8
月26日，受尽敌人酷刑的江竹筠在狱中给
亲友写下了一封托孤之信。

“假若不幸的话，云儿就送给你了，盼
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
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孩子们决不
要骄（娇）养，粗服淡饭足矣。幺姐是否仍
在重庆？若在，云儿可以不必送托儿所，可
节省一笔费用。你以为如何？就这样吧。愿
我们早日见面。握别。愿你们都健康。”

在这封托孤信中，江竹筠写满了对孩子
的殷殷期盼和思念之情。这一字一句无不透
露出一位母亲对孩子的不舍，字字千钧无不
展现了革命先辈奔赴救亡图存道路的共同选
择。满怀对新中国无限向往，江竹筠以宁死
不屈的革命气节回答了敌人的严刑拷打。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在敌我力量对比极
其悬殊的情况下，志愿军战士们依然英勇顽
强、舍生忘死，坚持与敌人血战到底。
1952年4月29日的战斗间歇，黄继光给母
亲写了一封家书。

“男现在为了祖国人民，需要站在光荣
战斗最前面，为了全祖国人民家中人等过上
幸福日子，男有决心在战斗中，为人民服
务，不立功不下战场。请家中母亲及哥嫂弟
弟不必挂念。在革命部队里上级爱军人如父
母，同志之间如亲兄弟一般，一切在祖国人
民热爱支援下，在战斗中是很愉快的，男决
心用实际行动来回答祖国人民对我们关怀和
家中对我期望。”

就在这封家书寄出6个月之后，黄继光
在上甘岭战役中用胸口堵住敌堡机枪口，壮
烈牺牲。母亲刚刚收到的来信，却成了最后
一封家书。黄继光用如焰火般绽放的生命，
兑现了自己的“不立功，不下战场”的誓言。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面对严刑拷打和
死亡，革命先辈不曾畏惧、从容淡定，他们把
对党和国家、人民的赤诚之心写进家书，犹如
黑暗中的一道光，照亮了革命的前行方向。
革命先辈的生命是短暂的，但他们对于国家
和民族的信仰却永远不会因为生命的终结而
消失，这些红色家书充分展现了革命先辈舍
生取义的崇高气节和忠贞报国的炽热情怀。

家书纸短，家国情长。革命先辈在红色
家书中传递的这种面对死亡而不屑一顾的大
无畏精神和艰苦卓绝的斗争意志，早已超越
生死界限，熔铸成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永恒
丰碑。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
能英雄辈出。今日的山河无恙已如先辈所
愿，曾经的积贫积弱早已一去不返。怀念是
为了更好地铭记，只有不忘风雨兼程的来时
路，才能继续走好新时代的前行路。在中国
共产党的百年征程中，闪耀在红色家书中的
家国情怀并没有因岁月的流逝而黯然失色，
这一封封红色家书中对信仰的坚守、对家国
的大爱、对亲人的牵挂、对故乡的思念，却
经过历史长河的洗礼和积淀变得愈发清晰而
厚重，成为中华民族最闪亮的精神标识，镌
刻在每个中华儿女的内心深处，激励着一代
又一代的中华儿女接续奋斗、勇毅前行。

读红色家书
悟家国情怀
□金华彬

叶圣陶（1894—1988）是我国著名的
文学家、教育家、编辑出版家，是具有智
者风范、仁者襟怀且知行完备的“圣
人”。他身边的同事、与他接触过的人，
都高度认同这一点。著名诗人臧克家曾说
过：“温、良、恭、俭、让这五个大字是
做人的一种美德，我觉得叶老身上兼而有
之。”著名散文家张中行在《叶圣陶先生二
三事》一文中写道：“《左传》说不朽有三种，
居第一位的是立德。在这方面，就我熟悉
的一些前辈说，叶圣陶先生总当排在最前
列……我常常跟别人说：‘叶老既是躬行君
子，又能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所以确是人
之师表。’凡是同叶圣陶先生有些交往的，
无不为他的待人深厚而感动。”古人云：

“才德全尽谓之圣人。”“圣陶”一词取自
古书中“圣人陶钧万物”，“圣人”用在叶
圣陶身上，毫无违和感。

叶圣陶的一生成就很多、贡献很大，
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他对新中国教材事业
的奠基之功、开创之业、探索之果。在纪
念叶圣陶先生诞辰130周年之际，略举几
例，以表其功。

一个任职——
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

1949 年 3 月 23 日，毛泽东率中共中
央从西柏坡移师北平香山，拉开了筹建新
中国的帷幕。为全国中小学秋季学期提供
符合新政权要求的教科书，无疑是建国大
业的一项重要工作。3 月 18 日, 叶圣陶
与傅彬然、宋云彬、王芸生、陈叔通、郑
振铎、曹禺、马寅初、柳亚子等知名人
士，从香港启程经过山东抵达北平，参加
即将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并商讨新
中国文化教育发展大计。其中，叶圣
陶、傅彬然、宋云彬等人还背负着一个
重要任务——主持筹建全国性教材编审
机构。4月21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刊
登一则消息：“华北人民政府为适应工作
需要，决定在教育部领导下，成立教科书
编审委员会，并聘请叶圣陶为该委员会主
任；周建人、胡绳为副主任；金灿然为该
委员会秘书主任；傅彬然、宋云彬、孙起
孟、王子野、孟超、叶蠖生等六人为该委
员会委员。”由于当时中央人民政府尚未
成立，于是这个组织机构挂靠在华北人民
政府，实际上由中央宣传部直接领导。

在随后3个月的时间里，作为教科书
编审委员会主任的叶圣陶领导的这个机构
紧锣密鼓地进行各科教科书的编审工作，
主要是对当时已出版的中小学教科书作了
全面修订和审读，并新编了部分教材，其
结果就产生了《中小学教科用书审读意见
书》（1949年7月6日），由中宣部印发各
地教育行政机关供选用，从而为当年秋季
全国中小学如期开学、学生正常上课提供
了基本条件和重要保证。为新中国教科书
奠基，叶圣陶立下了首功。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叶圣陶先后担
任出版总署副署长兼编审局局长，教育部
副部长兼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总编辑，
继续从事教育图书特别是教材的编辑出版
工作，直至“文革”爆发。其间，他主持
编出了3套统编教材和首版《新华字典》
等书，为新中国教育和编辑出版事业作出
了重要贡献，并深深地影响了亿万学子。
说叶圣陶是新中国教材事业的领导人不二
人选，说他功不可没、厥功至伟，一点也
不夸张。

一次定名——
改“国语”“国文”为“语文”

叶圣陶是个谦逊的人，他在其九旬祝
寿会上讲过：“大家都好心说我是这个
家、那个家，我不是什么家，我只是普普
通通的语文工作者。”就学科而言，叶圣
陶对语文的贡献最大，甚至被誉为中国
现代语文教育界的“一代宗师”。新中国
成立之初，叶圣陶既是教材建设的领导
者，也是大中小学语文课本和课程标准
编写的主持人，尤以改“国语”“国文”
为“语文”最为引人瞩目，且对国人的影
响最大。

中国古代不是没有语文教育，只是语
文在学校里不是一门独立学科，而是作为
一门文史哲综合性的学科进行教学的，学
的是“三百千千”“四书五经”等儒家经
典、文选读本。清末废科举、兴学堂，才
有“国文”一科，但教学内容仍是历代古
文。五四运动高唱“言文一致”“国语统
一”，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于是教
育部将国民学校“国文科”改为“国语
科”，小学学的叫“国语”，中学学的叫

“国文”。1949 年全国解放，课程要改造，
教材要新编，主持这项工作的叶圣陶又将

“国语”和“国文”合二为一，称作“语文”。
1950年7月，由教育部、出版总署共

同发布的关于全国秋季中小学教科用书的
决定中，第一次公开出现“语文课本”的
字样。率先出炉的《初级中学语文课本》

《高级中学语文课本》均由叶圣陶主持编
写和审定，新华书店1950年8月初版，并
从 1951 年开始被确定为全国初、高中语
文科唯一推荐的全国通用教科书。同时，
教育部颁布《小学语文课程暂行标准（草
案）》（1950年7月《小学课程暂行标准
初稿》中还称“小学国语”）和《中学暂
行教学计划 （草案）》，也分别提出了

“小学语文”和“中学语文”的课程方
案。《小学课本语文》1952年5月才由人
民教育出版社出版，是因为当年进行学制
改革，实施了新的小学五年一贯制。其
中，《初级中学语文课本》 的“编辑大
意”中宣称：“说出来是语言，写出来是
文章，文章依据语言，‘语’和‘文’是
分不开的。语文教学应该包括听话、说
话、阅读、写作四项。因此，这套课本不
再用‘国文’或‘国语’的旧名称，改称

‘语文课本’。”
十几年之后，叶圣陶本人回忆说：

“‘语文’一名，始用于 1949 年华北人
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选用中小学课本
之时。前此中学称‘国文’，小学称‘国
语’，至是乃统而一之。彼时同人之意，
以为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文本于
语，不可偏指，故合言之。”由此可见，

“国文”“国语”改为“语文”是在叶圣陶亲
自操持下，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时着手
启动，于1950 年夏编出相关教科书，并由
官方机构正式发文作出的决断。从此以
后，语文课程和教材的名称就统一了起来，

“语文”二字也成为学校教育乃至社会生活
中的一个正式称呼、日常术语。与此同时，

“国语”“国文”的概念就在国人的脑海中逐
渐淡去，不是业界的人很少会提及它。也
可以看出，课程标准和教科书编纂对术语
规范、固化、推广具有重要作用。叶圣陶
之子、著名出版家叶至善曾说过：“以

‘语文’取代先前的‘国语’‘国文’，应
该是一次划时代的实质性的改革，绝不能
看作仅仅是名称的变动或统一。”

一套教材——
新中国第一套统编教材

1953 年 5 月 18 日，毛泽东同志主持
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教育部工作汇
报，作出了“重视教材，抽调大批干部编
教材”的决定。于是，在中央直接关怀
下，由中组部负责，很快从京沪等地调来
了大约150名学科专家、一线名师和专业
编辑，充实和加强人教社的编辑和领导力
量，为 1954 年开始自编成套的中小学教
材做了组织准备。

随后进行的教材会战是由时任教育部
副部长兼人教社社长和总编辑的叶圣陶负
总责。按照预定方案主要分三步走：第一
步，根据教育部颁布的教学计划，编订各
科教学大纲；第二步，根据教学大纲，新
编全部中小学教科书；第三步，依照教学
大纲和教科书，又在每册课本编成后同步
编写了教学参考书。对此，《中国教育年
鉴 （1949—1981）》 有一个统计：“1954
至1956 年编成的十二年制中小学教材”，

“包括教学大纲30种30册，课本41种97
册，教学参考书23种69册”。这是一套全
新的自编教材，也是新中国第一套中小学
统编教材，开启了“一纲一本、统编统用”的
时代，即统一由教育部组织编审、人教社编
辑出版、新华书店发行、全国中小学通用的
教材。而且，通过调人、会战、留人，积累了
集全国之力编教材的经验，锻炼和培养一
批教材专业化人才，也为后来多套统编教
材的编出奠定了坚实基础。

为了编好这套教材，叶圣陶十分重
视，倾注了大量心血。他不仅主持起草了
落实中央指示的《关于本社当前任务、编
辑方针、组织机构及组织领导的决定》，
并且亲自撰写了指导全学科教材的《编辑
施工计划》一文，还具体指导中小学语文
编辑室制定了《中学文学教材的编写计划
（草案）》和《改进小学语文教学的初步
意见》等。以小学语文为例，“首先做了
一些准备工作，把有关小学语文教学的一
些意见和资料搜集、整理，从里面找到重
要的带关键性的问题，加以说明，提出意
见，写成一份材料，送有关的同志先看
看。接着开会讨论，叶圣陶亲自主持，戴
伯韬、辛安亭、吴伯箫、朱文叔等副社

长、副总编辑都参加，几位工作有关的同
志也参加。会上就提出的问题，一一研究
讨论，一共开了8次会，得出了一致的意
见。又接着把讨论结果整理出来，向教育
部报告请示……讨论结果，整理成一份材
料《改进小学语文教学的初步意见》，一
些重要的带关键性的问题都提出来了，而
且指出了解决的途径。有了这个《改进小
学语文教学的初步意见》，小学语文编辑
室的工作方向的问题解决了”。

这套教材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很多的创
新和发展。把中小学语文一门课程分为语
言和文学分编教学大纲和教材，是最大
的亮点。从形式上看，所有教材都从过
去的竖排改为横排、繁体字改成了简化
字；部分课本如中学生物的动物学和植
物学，首次设计为精装本；强化教材装帧
设计，从封面到课文都增加了许多插图、
彩画，并且署名尽量翔实——既有编写
者、审校者，也有绘图者、装帧者、书写
者和责任校对等。其中，在形式上的最大
亮点是叶圣陶果断提出：初级小学语文课
本全部采用手写体的形式，一改过去呆
板、单调的印刷体，并从上海请来了著名
书画家、篆刻家邓散木来京做了全部课文
手书体的书写工作，用“波罗”牌钢笔尖
（金笔头） 和黑色墨水，经过多次试写，
用工工整整的小楷，精心写了初小第一册
到第六册语文的全部课文，从而使这套课
本在形式上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加
上选材适宜、内容丰富、装帧美观、插
图丰富，这套新中国首部统编小学语文
课本从内容到形式都达到了一个新高
度。就课文手书体这一点，可以说后来的
语文课本均未超越。

一篇课文——
《小小的船》

叶圣陶一生发表很多文学作品，其中
包括儿童文学，也包括为编语文课本而创
作的课文，如 《开国大典》《可爱的祖
国》《小小的船》等。新中国中小学语文
课本焕然一新，所有课文都经其手修改
过。叶圣陶多次讲过：“编写教科书，不
能捡到篮子里就是菜，要像蜜蜂那样，吸
取百花精华，酿出蜜来。”

“弯弯的月儿小小的船。小小的船儿
两头尖。我在小小的船里坐，只看见闪闪
的星星蓝蓝的天。”这首儿歌 《小小的
船》创作于1955年5月9日，是叶圣陶为
编写新中国第一套统编小学语文课本而
作。当天，叶圣陶在日记里记载：“今
日，花费一个多时辰，创作出一首儿歌，
自以为得意，录之。多有叠字，多用 an
韵字，意极浅显，而情境不枯燥，适于儿
童之幻想。二十年前在开明编小学课本，
即涉想及此，直至今日，乃始完成。”《小
小的船》 从 1956 年进入小学语文课本
后，便广为流传，由一代代一年级小学生
诵读，而且还被谱曲入选了多个版本的音
乐教材。叶至善曾对父亲的这首儿歌作了
有趣的评赞：“儿歌仅4句，37字，在日
记上自批自夸，写了50多字的跋，可以
想见，父亲那天夜里反复吟哦的喜悦。”

叶圣陶先生是我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奠
基人。他曾说，“创作儿童文艺的文艺
家，当然着眼于儿童，要给他们精美的营
养料”；儿童文学要“对准儿童内发的感
情而为响应，使益丰富而纯美”。他一生
关注孩子，探寻孩子的内心世界，用纯
真、爱和善意进行儿童文学创作，为孩子
们呈现出诗意的幻想和诗化的意境。通过
阅读这些儿童文学作品，孩子们可以获取
知识，可以锤炼语言，可以丰富想象，更
可以成就美好的心灵。

一拨人马——
叶圣陶的追随者

要编出好教材，首先得有好编者。人
教社成立之初，叶老广罗人才充实教材编
写队伍，其中，以力邀同为江苏老乡、曾
是开明书店老搭档、时任清华大学教授、
后任社科院语言所所长的吕叔湘加盟最为
称道。面对吕叔湘的重重顾虑，叶老语重
心长地说道：“任教于清华，受益者不过
学生数十辈，来我社编书，受其益者为无
量数之中小学教师及学生。”寥寥数语，
不仅引入吕叔湘以及魏建功、张志公、曾
世英、方宗熙等学术大家参与投身课本编
辑工作，而且道出了编写教材的社会意
义、重要价值，彰显了叶老心系教育出
版、教材建设的大格局、大境界。

叶圣陶是新中国教材战线的一面旗
帜，在他的感召下，聚集了一大批学有专

长、造诣颇深的学科专家或著名学者、一
线名师或教研员、专业编辑或教材编审。
这些人主要来自开明书店、商务印书馆、
中华书局等出版单位的编辑和高等学校的
学者，还有来自各大行政区和老解放区的

“红色”教材专家，既有学科专家或著名
学者，又有一线名师或教研员，还有专业
编辑或教材编审等。仅以语文学科为例，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前后，参与其中的有
宋云彬、孙起孟、魏建功、朱文叔、孟
超、蒋仲仁、王泗原、萧家霖、杜子劲、
周祖谟、游国恩、杨晦、赵西陆、刘禹昌
等。1950 年人教社成立后，到任的有辛
安亭、刘御、王微、蔡超尘、隋树森、计
志中、黎明、李光家、孙功炎、姚韵漪、
张中行、张传宗等。1954 年因为国家统
编教材第一次会战而被选调到人教社的有
吴伯箫、张志公、张毕来、陈伯吹、陆
静山、袁微子、霍懋征、董秋芳、刘国
正、张田若、鲍永瑞、洪心衡、陈治
文、郭翼舟、徐萧斧、周振甫、刘诗
圣、钱琴珠、余文、文以战、刘永让、
杜草甬、何慧君、梁俊英、庄杏珍、王
秀合等。上世纪 60 年代又吸收了王力、
刘松涛、黄光硕、王少阁、朱堃华、陈
国雄、徐枢等。正是拥有了这拨庞大的
群体，即编舟渡海的“语文人”，才保证
了中小学语文课本和教参以及诸多语文
读物的质量和水平。

第一职业——
当编辑的年月比当教员多得多

在职业上，叶圣陶先生从事编辑工作
时间最长、贡献最大。从 1923 年年初正
式进入商务印书馆算起，一生有60多年
致力于编辑出版工作。且不说他创办的诸
多刊物、编纂的大量课本和书籍，光是经
他编审、编辑的新文艺作品、学术著作、
工具书和译著等更是不计其数。在叶老的
心目中，编辑工作就是教育工作，编辑和
教师一样都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他在

《我和商务印书馆》一文开篇中写道：“如
果有人问起我的职业，我就告诉他：我当过
教员，又当过编辑，当编辑的年月比当教员
多得多。”他曾在 1952 年 2 月 13 日的日记
中写道：“余为出版总署副署长实同尸位，
主教育出版社亦不胜负荷，若得于出版社
中任一文字编辑，则尚可任。此系出于自
知之明，绝无‘闹情绪’意味云云。”可见，编
辑工作是叶老一生最重要的职业和最钟爱
的事业，做个“文字编辑”是其初心，是真正
发自其内心的意愿和牵挂。

1928 年冬，叶圣陶在灯下读留学法
国的巴金寄来的小说稿《灭亡》，甚为赞
赏。翌年，便在他主持的《小说月报》分
4 次连载，反响极大。《灭亡》 发表后，
巴金正式选择以写作为终生职业。此后，
巴金一直视叶圣陶为自己的老师，形容

“他是我的一生的责任编辑”。两位大家的
友情持续了50多年，令人动容。

教材的文字要经得起推敲，就得千锤
百炼，锻造成钢，用叶老在日记中常说的
词叫“研摩”。据担任过叶老秘书的史晓
风回忆，上世纪 50 年代，在一次 《文
学》课本审读会上，当大家讨论到作家管
桦的小说 《小英雄雨来》 中“枪没响以
前”这句时，史晓风提出，这个“没”字
可以删掉。叶老没有马上表态，而是下意
识地做出举枪、瞄准、扣动“扳机”的动
作。几乎在扣动“扳机”的同时，叶老
说：“好！‘枪响以前’，干净利落，不要
这个‘没’字。”于是，就有了1955年出
版的 《文学》 课本第一册中这段修改后
的文字：“原来枪响以前，雨来就趁鬼子
不防备，一头扎到河里去。”对好的修改
意见，叶老总是秉持实事求是、精益求
精的态度，为的就是把最典范的文字留在
课本里。

叶老一生致力于编辑与出版，并做到
了极致，至今无人超越，其文字水平和编
辑能力得到了诸多名家的赞赏和肯定。胡
乔木1981年10月15日在给周扬、张光年
的一封信中提及：“我虽也常写些文章，
却深感自己语法修辞逻辑的训练不足，以
至写出来的东西每看一次，就发现许多疵
点。五十年代开第二次文代会，我曾准备
过一个讲话稿 （后未用）。送叶圣陶先生
的一份，承他与朱文叔先生共同校阅，几
乎每两三行就被指出一处文字错误，至今
念念不忘。”正因为如此，中国编辑学
会、中国出版协会、叶圣陶研究会联合发
出“致编辑工作者的倡议书——像叶圣陶
那样做编辑”的倡议，呼吁广大编辑和出
版工作者要像叶圣陶先生那样热爱编辑工
作,要像叶圣陶先生那样重视出版物。

叶圣陶：

新中国教材事业的奠基人和领导者
□郭戈

今天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编辑出版家、文学家、人民教育出版社首任社长叶圣陶先生诞辰130周年纪念

日。叶圣陶先生的至真至深的家国情怀、达己达人的崇高追求、富有远见的教育思想、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和

“陶钧万物”的人格风范，是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本报今日特刊登叶圣陶研究会副会长郭戈的文章，借此

表达对叶圣陶先生的崇敬与怀念。


